	西安的冬天總是陰沉沉、霧濛濛的，讓人不知如何是好。在家呆著吧，覺得無趣，我從小到大對電視都不怎麼感興趣，工作之後更是這樣。網路曾經吸引了我一段時間，之後我便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了。現在已經放了寒假，離過年沒有幾天，大街上的人已經比前一陣子多了許多，一部分人已經開始大包小包地往家買年貨了。我絲毫沒有過年的感覺，一直這樣，對我來說過年就是吃吃喝喝，吵吵鬧鬧，再也沒有兒時對過年的那種期待。那時，年夜飯的品質和數量是比平時好得多，多得多的，親朋好友一年才聚這麼一次，許多親戚家的小孩子也都來到我們家裏，我總算在假期還能找到的玩伴，一直要等到過年的幾天才會出現。當然，總是在期待著給長輩們拜年之後，接過他們手中的紅包。雖然最終要把這些交給父母，我僅僅是一位未成年的過路財神，但就是這個過程也是要期待一年的，更何況，父母也還總會把一些零頭給我，完全按照我的意志去支配，那種喜悅是上帝也無法體會得到的。
如今，時過境遷，親朋好友已經所剩無幾，有的是因為變故不再交往，有的是因為家庭破敗不願來往，有的是背井離鄉別處落腳，有的是頻於奔命無暇停歇。我早已經過了放炮的年齡，早已經酒肉穿腸，吃喝不愁，早已經掙到工資無需紅包，早已經娶妻生子身為人父。現在，又期盼什麼？似有似無，捉摸不透。
我是喜好清靜的，安安靜靜的看上一會兒報，安安靜靜地瞅上幾眼書，喝喝茶，與父母朋友閒聊一陣，與妻子逛逛街，抱著孩子討樂子（與其說是我在逗她，到不如說她在逗我），這一切都是我所嚮往的生活。世俗就是這樣，我一點也不排斥它，甚至是在追求這樣一種閒適的方式。難呀！難於上青天。我不是陶潛，我就是那只羈鳥，我就是那條池魚。我是俗人。我不是佛，更無法達到詩佛的境界，那是歷盡了人生之後達到的清淨與智慧的彼岸。“蟬噪林愈靜，鳥鳴山更幽。”是詩歌中的，它離現實太過邈遠。
此時，獨自坐在辦公室裏，說是值班，倒不如說是一種自我的逃避。這裏顯得更加幽靜，這裏在此時顯得比家裏更自由。幹些什麼呢？當然是寫教案了。我一直喜歡寫教案，但總是靜不下心來認真編排。如今，工作在教導處，離教學一線遠了一些，少了孩子們的吵鬧。離教學管理近了一些，多了一些成人的煩惱。安靜時總想把自己教學的內容總結總結，不為別的，就為換得一顆沉靜的心。教案的天地是廣闊的，因為人的思維是廣闊的。從《詩經》到魯迅，從《楚辭》到顧城，從《荷馬史詩》到《等待戈多》，從甲骨文到楷書。只要你願意，嬉笑怒駡任憑你的理解，昇華拓展全由你的興趣。太自然了，太灑脫了，此時，我似乎由魚而化龍，仿佛由鳥而成鷹，任憑歷史長河波濤翻滾，任憑離恨九天雷鳴電閃，我終於在這一片天地找到了屬於我的梅妻鶴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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